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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地下党参与抗战，把自家旅社作联络站

爷爷用马勺杀死一个落单的日本兵

值此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不由得追忆我的爷爷卢品瑜，
一个沉默、威严，追求自由、美好的革命者。他是永康地下党的创
始人之一，是中共永康县委第一届委员。

□通讯员 卢晓青

投身革命
旅社当作联络站
我的祖上是官宦之家，据说家财甚丰，永康

有近一半的山地都属于卢氏，城区民主小学附近

还有卢氏的宗祠。

而传到爷爷手里是一个卢家大院，正对老县

政府最繁华的县前巷，是当时城区有名的三层木

结构楼房之一。

爷爷读书不多，且家境富有，为何会参加革

命，我到现在也不得而知。但爷爷投身革命后，

没有半点退缩。

据奶奶回忆，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爷爷负

担了很多的经费。尽管旅社经营得很成功，但家

中并不富裕。

爷爷利用卢家大院优越的地理位置，把自己

经营的新新旅社当作地下工作联络站，不时有化

妆成木匠、泥水匠、教书先生的地下党员来此交

换信息和开会。

每当这时，奶奶总要亲自坐阵前台，与旅客

及往来的人聊天望风，确保安全。由于距县府

近，有时也有兵丁来搜查，但都被爷爷奶奶凭着

人脉和往日的打点巧妙应付过去了。

家园被毁
带领族人伐木重建
战争爆发后，永康遭受了日机的轰炸，城区

许多建筑被毁。而作为永康城区标志性建筑的

卢家大院被当作打击目标，炸得片瓦不存。全家

十来口人幸存下来，但所有的财产与粮食都毁

了。全家妇孺嚎淘大哭，爷爷亦是连声骂着日本

畜生而流下泪来。

很快，爷爷就振作起来，带领家人和族人，到

家族所属的山上伐木重建家园。为节省开支，他

亲自去背木材，肩膀都磨烂，脚上全是血泡，但仍

咬牙坚持。他凭自己良好的信誉与社会影响，借

债造房，一年内就恢复卢家大院旧观，只是没了

往昔的雕梁画栋。

旅社重新开张，沉重的生活压力使本已沉默

的爷爷更加惜言，一年到头几乎不笑。他拼命地

干活，全家勒紧裤带还债，一天只吃两顿稀得可

照出人影的粥，孩子经常饿得直哭，但爷爷始终

不为所动。

然而，如此吝啬的爷爷又是慷慨的。面对找

上门来的地下党员，他总是为他们提供裹腹的米

饭馒头。奶奶对此颇有微词，但迫于爷爷的威严

不敢出声。

抗战爆发
用马勺杀死落单日军
抗战时期，对日寇的刻骨仇恨使爷爷的干劲

更足。寒冷的霜雪夜，为了不使鞋子的声音惊动

巡逻队，他把鞋子挂在脖子上，光脚走遍全城贴

传单。回家后，他整个人冻得发青，盖上两床被

子抱着手炉仍不停地抖。奶奶心疼得要命，却不

敢多说，怕争执会引来旁人猜疑而致事情败露，

只能尽心尽力地帮爷爷做好保密工作。

小时候，我家有一本很旧的相册，上面有很多

照片。那时候，照相对于我们来说是件稀罕事，所

以老是要问奶奶这是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奶奶心情好时会为我们一一作答，讲述当年

的故事。但大多数时候，奶奶总是笑笑，叫我们

别乱动，说“那是爷爷的遗物”，然后轻轻抚平收

进抽屉里。

直到长大后，我在党史陈列室与展览厅里看

到了永康的革命先驱的照片。这时，我才发现，

原来这些照片我小时候大部分看到过，其中就有

李文华等烈士。可惜由于拆迁，这本相册已经不

知所踪。

奶奶作为旅社的老板娘，为了便于交往，年轻

时就会抽烟喝酒，这一习惯到老也没改。爷爷去

世后，多年的寡妇生活使她染上了酗酒的毛病。

在醉得最厉害时，奶奶就开始讲秘密：爷爷

用马勺杀死一个落单日本兵，然后和一个地下党

朋友连夜借运粪便的掩护，将尸体通过南城门运

出城，并埋尸李店村附近的溪滩。

后来，我问过父亲，可他对当时的情况也不

清楚，只是肯定有这一回事。据说，当时日本人

对此大为震怒，封闭城门搜索了三天，还在李店

村组织了一次扫荡才罢休。

爷爷曾因叛徒出卖而被国民党政府抓捕入

狱。上世纪60年代末，爷爷瘫痪时，他被捕的事

被造反派掌握，打算将他绑起来游街。一见他现
状，只好作罢，给他扣上反革命叛徒的帽子。

爷爷临死前，将儿孙叫到床前，告诫他们安

稳过日子，不要再为他的事抗争。他交出了放在

床底的一笔钱款，那是他出狱后就偷偷藏起的党

费，吩咐子女若有人接受可上交。

爷爷已作古多年，他没能看到我出生。我是

通过他的瓷像认识他的，这是他存世的唯一照

片，光头国字脸紧抿着唇，威严庄重，幸好有一副

圆圆的眼镜中和一下。

三遇鬼子
见证暴行
□见习记者 陈凯璐 实习生 王瑶瑶

本报讯 近日，记者来到曾遭受日本人迫害的耄耋老
人梅子谦家中，他正坐在桌前看报纸（如图）。他招呼我

们坐下后，跟我们讲起了他三次遇到鬼子的故事。

我是江南街道老鸦堰村人。1942年，我才15岁。5月

下旬的一天，一支日本军队住进了老鸦堰村，村民大多都

提前到山里的亲戚家避难去了，只剩下我们四五户人家

没有亲戚在山里。我们只能逃到周元村白云山尖躲避，

待了三天才回来。

回到村里后，我们发现整个老鸦堰村都一片狼藉，桌

子、椅子、床都被扔到房门外，粮食柜早已空空如也，家中

饲养的猪也不见了，到处是牲畜的内脏，蚊虫横飞，瓶瓶

罐罐中皆是日本人的屎尿。但庆幸的是，村里没人受

伤。这是我第一次遇见鬼子。

没过多久，日本人在丽水打了败仗，撤回永康，进驻

永祥一带。我们全村就赶紧跑到白垤里一带躲起来。幸

好我们跑得及时，才没有人员伤亡。

而和我们村就一山之隔的麻车头村村民，他们跑得

不及时，很多人被杀害。此后，日本人就选择住在金胜山

和麻车头一带。我们只好天天提心吊胆地去田里干活。

17岁那年夏天，我和父亲在村东的田里种豆，听到有

人说日本人要撤退了。父亲便让我先把牛牵走藏好。我

牵着牛一直从东面走到一口池塘前面，把牛放好之后就

和同村的银相一起躲进稻堆里。

不料，我们被两个日本人发现了。银相的耳朵被砍

了一刀后，他跳进了溪里。日本人又回过头来抓了我。

我在距离他们四五步时就转头跑。可没跑多远，日本人

就追上了我。我的脖子被掐了一下后，我就摔倒地了。

他们就用脚踹我，让我站起来。之后，我趁日本人乘凉，

又偷偷地逃跑。这回被抓到后，他们把我扔进池塘里。

等我爬上来后，他们再次把我扔进池塘里，就这样被来回

扔了三次。

后来，日本人押着我经过祠堂时，遇上了两名妇女，

他们便将我和其中一名妇女关进祠堂。他们把我锁在里

间，在外间强奸了那名妇女。门打不开，房内也没有楼梯

能通往二楼。幸运的是，我发现了房间后面有个水管洞，

便顺着爬上了二楼。

门外信号声响起，我听出来那是日本人的信号声。

紧接着，门被打开，两个日本人拿着刀到处乱砍，之后便

离去。我一直躲在二楼，不敢出声。最后是我父亲来了，

才将我从楼上接下来。这是我第二次遇见鬼子。

同年，我陪姑妈回金华。我们从八字墙那边的山翻

过去。第二天，我们走到金华时，刚好遇上日本人查夜。

我没有良民证，就被日本人抓去干活。11月的天气很冷，

我们睡稻秆，喝饭汤，一不注意日本监工就会用棍子打。

一个多月后，我趁着早上还没有上工时逃回永康。这是

我第三次遇见鬼子。

父亲卢庆山手捧爷爷遗像。


